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意
中，我意乱情迷；芦岸边，我
投怀送抱；月光下，我天马行
空。一本《诗经》夯实了我前
世情感的根基，丰富我今生
的爱憎。

曾经的梦境中，四目相
对，温情舒畅，依依难舍，伊
人的怀抱中躺着幸福满满
的芦苇花和温暖清新的
蒲草。然后，驭风飞翔，
顾盼生情。

睁开眼来，我所
看到的，除了父母和
小木船，就是这亲切
和 善 的 蒲 草 和 芦
苇。它深刻地改变
着我的命运，抒写
着我的人生，盛载

着我的深情。
有水的地方，蒲草就会

探出稚嫩的头颅；有荡的地
方，就会挤满蒲草茂盛的族
群。它们千姿百态，柔情万
种，随遇而安，逐水而居。与
芦苇称兄道弟，和荷叶心照
不宣。你随时随地可以向它
索取一些东西，它似乎都会
慷慨解囊、无私相助。春花
夏实，夏花秋实，一年四季硕
果累累。我们采摘过它夏天
的花朵——那贵如金的金黄
花朵。它有着黄金一般的光
泽。再通过太阳的暴晒和细
筛子的选择，它会更细腻、更
柔软、更金黄。最后，把它送
到了农采站，换来新崭崭的
钱，温暖着那些贫寒而又饥
饿的日子。

秋天，蒲草浑身湿漉漉
地爬上岸，急着站在长满阳
光的田埂上晒几天金灿灿的

太阳，喝饱温暖芬芳的阳光，
然后心满意足地躺进属于它
们自己的粮仓。绿草荡畔有
许多人家，稻谷的粮仓常常
在屋前，蒲草的“粮仓”往往
在屋后。如果没有这两个

“粮仓”，就是村里真正的穷
人和懒汉，让人笑话也是情
理之中的事。

小时候的我认为，蒲包
是地地道道的坏蛋：它无情
地剥削我早晨金色的阳光，
压榨我午后昏昏欲睡的时
光，打劫我如水月光下的童
谣。现在看来，它成就我们
的一切：上学的新书包，春节
穿的新衣裳，风不透雨不漏
的砖瓦房……如果哪家突发
变故，蒲包会冲在最前面。
村里人家，送蒲草的送蒲草，
派编织能手的派编织能手。
每一户的庆祝也都有蒲包的
身影，每一场喜事都散发出
蒲包的体香，每一桩美满的
姻缘都有蒲包的故事。

村里有位大文人，写了
一篇《小蒲包 大文章》，居
然登上报纸头条。一时间，
中心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寨
村、人人向往的模范村。

不知从何时起，蒲草、蒲
包的身影在人间渐渐淡出。
可我在夜深人静时仍时常情
不自禁地轻轻抚摸着它的美
好和传奇。月光下，空气里
弥漫着草荡的气息，散发出
蒲草的体香。一群小孩，跳
起皮筋，唱起童谣：“穷蒲包，
哭蒲包；小蒲包，赛元宝；大
寨村，上头条；女娃多，日子
好；男娃多，淘气包……”

梦中，我时常陶醉在童
谣中。

蒲
草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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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苏蓉送我一本她的旧
体诗和摄影合集的《水成
集》。

看到书名，脑海里就跳
出“水韵天成”四个字。网络
搜索一下才知道，“水韵天
成”并不是字典词典里收录
的成语，却是屡屡被开发商
们挂在楼盘上的广告。尽管
如此，我不觉得沮丧，只能钦
佩开发商文化底蕴了得，有
文化底蕴的开发商人文素养
应该不会差，开出的楼盘也
定是少有赚黑心钱的。

我没有当面问小吴这
“水成”是不是“水韵天成”，
但我武断地就把她定性为水
韵天成。这水，或许是四渎
的遗民，或许是雪山的迁客，
或许是某个青峰传情的泪
珠，或许是上苍怜悯生灵播
散的甘露……她们就这么自
自然然地汇聚在这里：风过
吹皱，云过留影，数过雁行，
默存禽语，方今达到韵致无
穷！

二十年光阴砥砺，55首
诗，每首诗下面附有一段简
略的缘起解说，97张自拍的
图片，100页稍微出点头，构
成了吴苏蓉的这本《水成
集》。

这些让我无端地想起童
年时经常亲眼看到蝉正在从
蛹里蜕变，想来那蝉蜕变有
个过程，好像也很痛苦，但蜕
变出来后，只需不长时间，那
蝉的成虫就会鸣笛远飞；如
果我们善意地做个“助产
士”，帮助它们从蛹里剥出成
虫，那蝉的成虫就会畸形，飞
不起来，更不会鸣叫。“天
成”，真的是有道理。

作文写诗乃至于摄影也
得顺“天成”之道吧？读小吴
的诗，看小吴的摄影作品，就
会想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
海则意溢于海”，客观的景象
总会与她的主观的情思产生
微妙的律动，然后经过琴心
夹杂匠心的梳理，绣娘妙手
的组合，最后圆润地呈现。
所以，这里的诗大多是婉娩
的，灵动的，有出水芙蓉的清

丽，有柳枝摇曳的韵致，有云
朵阅江的飘逸，有山泉入溪
的清亮……一句话，是美的，
美的不仅是外表的华丽，更
有内在的慧敏！

试举两例——

文渠
山非在此水流兮，
幕落生金滟窄溪。
雨后推香清矮院，
篱边吐绿淡腥泥。
石桥丈许缩长路，
细柳千条系远堤。
晚踏湿阶淘净去，
归途渐被暖风迷。

这就是小吴家门口的文
渠，也是她经常奉母之命涮
拖把的小渠，夕照，雨后，矮
院，篱笆，石桥，柳树等等，都
是寻常景，寻常见，可是一经
诗家的裁剪补缀，输以情感
的濡润，便是一幅唯美的画，
便是一段水灵灵的唯美意
境。

记五泄漂流
屏刀燕尾送流波，
力毕声嘶两相磨。
纵爱凉风浮碧洗，
神魂尽泄谷中河。

那次在浙东的五泄漂流
景区，我也厕身其间，感觉就
是刺激，当然也有点魂飞魄
散的体验。但是小吴却觉得
不如蹚着水走过好，估计这
感觉也是独特的。可是那么
大的落差，你能蹚得过来
吗？所以别看这文静静的小
女子，内心有多么的强大，可
这些不是咄咄逼人的炫出，
而是轻描淡写地低吟！

读这本《水成集》，不累
人。书原本不厚，捧着轻松；
每篇不长，无须花费整段时
间；独立成篇，没有连续剧的
情节牵挂，可以随时捧起，随
手放下；更没有险象环生的
血腥，让你毛骨悚然。

感谢小吴，为我们奉献
出这本《水成集》。

吴
苏
蓉
和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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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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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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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

这个春天

或许就是一味中药

我多年的旧伤

你只需栽下一株梨树

便让那个春天

和春天里的爱情复活

这个春天

或许是一阕词

我吟唱着风花雪月

满园春色里采撷

一瓣杏花 一瓣海棠

点点花雨里 风轻云淡

这个春天里

注定要看到花落

她们 安详地在泥土里入梦

那个养花人 才开始清唱

经过了漫长的冬眠，
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与
窗对视。阳光也刚苏醒，
懒洋洋的。

打个招呼吧！风殷勤
地做起了信使，带着湖的
生命躁动轻轻地敲着窗，

“嗒嗒……嗒嗒……”声音
似有若无。

春天真的来了吗？人
们将信将疑，走出家门，走
近草木一瞧：嗬！浅绿、嫩
绿、淡绿、粉绿……草木知
道春天的到来。

枸杞的春芽不知是在
哪一缕春风的轻拂下萌动
的。灰绿色的梗透着淡淡
的紫，嫩生生的叶子绿得
发亮。拣嫩头掐，水滴滴
的，咔嚓有声，清香漫溢。
沿着湖边走一小段，就是
半篮子。转身回家，洗净，
置铁锅上翻炒，铁铲三拨
两拨，一堆枸杞头，只能炒
一小盘，水分全沥出了。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
物》中回忆枸杞头：“是容
易采到的。偶尔也有进城
的乡村的女孩子采了，放
在竹篮里叫卖：‘枸杞头来
……’那滋味，也只能说

‘极清香’。春天吃枸杞
头，云可以清火，如北方人
吃苣荬菜一样。”汪曾祺的
故乡高邮离淮安很近，他
曾在淮安中学借读过一个
学期，淮安也算是他的第
二故乡。

枸杞头是淮安人春天
餐桌上的常客，除了清火，
还可明目。

春吃嫩头，秋吃果。
掐断的枸杞嫩芽头，并不
影响日后枸杞的生长，它
反而会长出更多枝条，结
出更多枸杞子，红彤彤的，
如同一串串珍珠玛瑙，鲜
艳欲滴。

等月湖里的蒲尖齐刷
刷地钻出湖面，蒲菜柔曼
清香的味道就开始飘香在
寻常人家的餐桌上了。

蒲菜是香蒲根部的茎
芽，所以又名蒲芽、蒲笋。
在淮安，尤以月湖天妃宫
一带的蒲菜最佳。这里池
浅淤深，水质优良，所产的
蒲菜茎粗白长，壮而不老，
深受食客推崇。

淮安人称蒲菜时，中
间加了个“儿”字，叫蒲儿
菜，如呼乳名。从中不难
看出，淮安人对蒲菜的喜
爱。文化馆的一位同志创
作了一首歌曲，歌词写得
很美：“蒲清清哎，蒲婷婷，
秀姑卷袖采蒲芯……”当
然，歌曲是经过创作者艺
术加工的，真正的采蒲并
不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柔
美，相反它充满了一种粗
犷阳刚之美。天一放亮，
七八个汉子口衔采蒲刀潜
入水中。采蒲刀是特制
的，长仅三四寸，状若半
月。采蒲时，刀夹在右手

食指与中指之间，对准探
寻好的蒲根，用拇指一推，

“啪”，随即蒲便漂上了水
面。采蒲很有些讲究，蒲
根不能采得太浅，否则上
岸后剥出来的蒲菜就不完
整；也不能采得太深，否则
会破坏蒲的根茎，以后这
根蒲就不会再长了。蒲的
生长有点像韭菜，割完一
茬，来年还会再长。

将采好的蒲用蒲叶扎
成捆拖上岸，没点力气是
不行的。继而便是用斫刀
将蒲叶与蒲根斫开，蒲叶
随手丢到一旁，等晒干后
可以编蒲包、蒲扇、蒲团
……而蒲根部那一截就需
要“秀姑卷袖”了，如同剥
笋般一层层剥着蒲根，至
少剥掉十五六层皮，色白
如雪，形似玉箫的茎芽才
会现入眼帘，这便是蒲儿
菜了。

蒲儿菜的烹调方法很
多，炝、炒、烧、炖、煮、焖皆
宜。尽管烹法各异，但那
份清香之味却直指人心。
淮安蒲菜的佳馔，除了蒲
菜肉圆、蒲菜斩肉、鸡粥蒲
菜外，最有名的当数开洋
蒲菜。它是以红色虾仁配
一段段排列整齐的蒲儿
菜，虾仁如将帅，蒲儿菜如
列兵，不但赏心悦目，其味
亦鲜美爽口，清香嫩滑。

作为一个在汉字里讨
生活的人，我常常感慨于
汉字的精深与古人的智
慧。譬如柳，谐音留，它不
仅由此产生了“折柳赠别”
和“折柳寄远”的风俗，更
绵延出中国古典诗词中经
典的文学意向。“杨柳织别
愁，千条万条丝。”“留却一
支河畔柳，明朝犹有远行
人。”“柳阴直，烟里丝丝弄
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
水飘绵送行色。”……在中
国的古典诗词中,缘“柳”
抒发离愁别绪的作品车载
斗量，不可胜数。那无边
的柳色，碧绿的枝条，如雪
的飞絮，无不契合着人间
的离情与忧伤。

而对于淮安而言，这
个“柳色新”的季节浸满了
相思与怀念。那个熟悉的
身影，在时空流转中，永远
如同柳芽般鲜亮！我曾在
一首歌中写道：“待渡亭前
柳依依，扬帆远航少年郎，
这一别，山高水长。”他少
小离家，老大未回。是不
爱自己的家乡吗？非也。
他曾经满怀深情地说：“一
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
爱他的家乡的！”他心中装
着国家人民，把爱播撒在
祖国大地，是比天空更辽
阔、比大海更深远的家国
情怀。

如果一株柳树就是一
曲骊歌，那么三月里这座
运河畔的古城会是一场怎
样的歌会？

诗二首
□ 钱爱花

春
来
草
木
知

□
朱
天
羽

同坐轩
SHARE

春归何处？

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

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

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

因风飞过蔷薇。

——宋·黄庭坚
我与你的春天

风 吹落的花瓣

一定是多年前

我发际飘落的那一朵

那时 我们一起走进青石板的深巷

藓苔记录下我们青葱的岁月

杏花 开成多雨的江南

一树一树地盛开

像一场爱情的开始

我还没来得及伸出虔诚的双手

却被时光吹得很远

枕畔诗
POEM

植物志
BOTANY

樱
花
簇
拥
鸟

翻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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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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